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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小说的“水性”特质①

陈彩林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水性”是“汪味小说”区别于其他乡土小说的重心所在。内在的“泱泱水气”与外在的散文化形态有机融

合，形成汪曾祺“像水”的散文化小说。“柔软”、“平和”、“静静”的故乡江南之水的形态不仅是其小说追求的艺术形态

与审美特质，更凸显出他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人文关怀与文学变革意义。“水性”显示出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中

之所以为汪曾祺的独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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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新时期以来创作的《受戒》《大淖记事》等故乡江苏高邮湖题材小说，代表了他的艺术特质与

艺术成就，被当代文界称之为“汪味小说”。在目前通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及在读者心目中，“汪味

小说”似乎毫无异议地被归于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史中，以鲁迅为鼻祖的乡土抒情小说

经由废名、沈从文再及汪曾祺而延绵至今，这也被没有异议地公认为中国乡土抒情小说的发展脉络。也

就是说，当代文界、学界以及读者对于“汪味小说”是以乡土文学定论的。但是，反常的是，这类取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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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有着浓厚乡土田园味的“汪味小说”的创作者本人———汪曾祺却不愿将其划归乡土文学。他说：

“这些小说写的是本乡本土的事，有人曾把我归入乡土文学作家之列。我并不太同意。”［１］３１３他又明确

表白：“我不太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２］９４原因他解释得很模糊，他说：

“‘乡土文学’概念模糊不清，而且有很大歧义。”［１］３１３“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

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２］９４难道仅仅是因为对现代主义的排斥与否吗？汪曾祺对

于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法的借鉴是明显的，但问题是区别乡土文学我们能否以采用现代主义技法为标

准吗？难道说采用了现代主义技法的文学就不是乡土文学了吗？这未免舍本逐末了。事实上，现代主

义技法在乡土文学中并不少见。因此，“不排斥现代主义”绝不是汪曾祺拒绝归属乡土文学的真正原

因。那么，他否认自己以故乡高邮湖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乡土文学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汪曾祺

说：“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有土气。还是不要把我纳入乡土文学的范围为好。”［１］３１３我以为，这

正是汪曾祺拒绝将自己创作的“汪味小说”归属乡土文学之列的原因，也同时显示出他将自己创作的这

类小说同一般乡土小说区别开来的意图。这里正道出“汪味小说”区别于其他乡土小说的重心，即他深

层关注的是“水”的气息而不是“土”的味道。这种“水”的气息不仅呈示出“汪味小说”独特的艺术形

态，而且深层呈示出汪曾祺独特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心理结构，凸显出汪曾祺与众不同的审美个性。概而

言之，“水性”显示出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之所以为汪曾祺的独特存在。

一　“水性”的艺术特质
当我们站在“水性”这一支点来审视他的文学创作的时候，“汪味小说”实则是一个艺术升华了的水

的审美世界，一个涵蕴着水的精气神的艺术世界。汪曾祺说：“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

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１］３１３可以说，

“汪味小说”独特的艺术形态最为集中地表现就是这种“泱泱的水气”。这种水气不仅在于“汪味小说”

与水的实体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重心并不在于对“水”的油画式精细描摹，而是在于“羚羊挂角，无

迹可求”式的诗意写实，内蕴着一种渗透小说肌理的汪汪水感。

事实上，这种以“水气”的诗性写实来呈示水乡的艺术方式在早期《鸡鸭名家》等篇目中已经初露端

倪。《鸡鸭名家》中寥寥几笔对沙滩安静、江流浩浩的点染，你可以感受到平静而阔大的江面那种飘忽

的水气与这水气带来的神秘静感。倪二在这种氛围中放鸭，你可以想见那份清寂，也可以体验一船鸭全

散了的那份无助。无处不在的水气与静感成为陆长庚出现的渲染。当他在这样的水面啧啧咕咕放鸭，

一只只逃散的鸭“像一个一个小疯子”钻出来，鸭叫、人笑的时候，你可以想见背景中飘忽的水气的神秘

静感与陆长庚身上的“神性”的某种暗应。在汪曾祺早期“不中不洋”的小说创作中，这种蕴注着“水

感”的小说正是其日后得以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艺术源头。

跨过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时期的艺术沉寂，这条静静的“水流”经过漫长岁月的积聚与沉淀终于

在新时期喷薄而出，形成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浩浩长流———“汪味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故乡人》

《昙花、鹤和鬼火》等诸多故乡题材的“汪味小说”大都与水有关，有的虽写水不多但是那种泱泱水气、汪

汪水感也同样入心可感。《受戒》没有直接写水，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和谐而温馨的水的世界。三

面都是河、像个小岛一样的小英子的家，送明子受戒接送用的小船，途中的芦花荡，水上的浮萍、长脚蚊

子、水蜘蛛，扑扑远飞的水鸟，随意的几笔点染，让你马蹄引蝶想见花香似的感受到小说中的泱泱水气，

体验到江南水乡那特有的静谧。此时，这对情窦初开的小儿女，宛如这水乡的两个精灵，水的柔和、安静

与初恋的轻甜、曼妙和谐相融。《大淖记事》的背景是一片浩淼的大水，盛产的是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

角、雪白的连枝藕，媳妇们敢脱光衣服在水里扑通，十一子泅水到沙洲与巧云在茅草丛里幽会，汪汪泱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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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气弥漫着原朴的静感。《昙花、鹤和鬼火》同样没有大尺幅地写水，但是李小龙每天上学沿途的所

见所想使小说中潜蕴着一个水乡世界。从家出来是越塘，岸边停的是粪船；石头路的东边是农田，西边

是一片很大的芦苇荡子；走完石头路，是傅公桥，沿河是城墙。当他看见城墙上空那只飞得很高很慢的

雪白的孤鹤时，内心充满的是神秘凄凉的美。李小龙对所见的物象表现出少年期的好奇心，萌动着原初

的审美本性。上学路展示出江南水乡特有的静谧，而李小龙内心的原初美感正融合在这柔和安静的水

乡里。一个飘忽着“水气”的艺术世界在１９８０年代擦亮了人们僵化多年的审美机能，原来小说也可以

这样写。

二　“水性”的审美特质
“汪味小说”这种内蕴于肌体的泱泱水气与外在的散文化形态有机融合呈示出汪曾祺小说创作独

特的艺术个性。对此，他作了明确的表述：

散文化小说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些篇

近似散文。《白静草原》尤其是这样。都德的《磨坊文札》也如此。他们有意用“日记”、“文

札”来作为文集的标题，表示这里面所收的各篇，不是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契诃夫有些小

说写得很轻松随便。《恐惧》实在不大像小说，像一篇杂记。阿左林的许多小说称之为散文也

未尝不可，但他自己是认为那是小说的。———有些完全不能称为小说的东西，则命之为“小

品”，比如《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萨洛扬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具有文学性的回忆录。

鲁迅的《故乡》写得很不集中。《社戏》是小说么？但是鲁迅并没有把它收在专收散文的《朝花

夕拾》里，而是收在小说集里的。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说是具有连续性的散文诗。萧红

的《呼兰河传》全无故事。沈从文的《长河》是一部很奇怪的长篇小说。它没有大起大落，大开

大阖，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只是平平静静，慢慢地向前流着，就像这部小说

所写的流水一样。这是一部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

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２］７８。

汪曾祺所要经营的正是这种“像水”的散文化小说。“像水”，不仅呈示出“汪味小说”独特的艺术

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呈示出“汪味小说”的标志性艺术个性。这是因为汪曾祺所强调的“水”有着特定的

个性：

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

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２］２８１。

汪曾祺实际上是在以这种“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的“水”来形象地描述自己小说的审

美个性。具体情形的确如此，他的小说肌体中充盈着的汪汪泱泱的水气总是给人以柔软、平和、静静的

美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汪曾祺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事实上，“我们那里的水”，即汪曾

祺故乡江苏高邮的水，留在他记忆中的客观情状并非只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还有令他抹

不掉的水患怕人景象：

我的家乡苦水旱之灾久矣。我的家乡的地势是四边高，当中洼，如一个水盂。城西面的运

河河底高于城中的街道，站在运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运河经常决口。五年一小

决，十年一大决。民国二十年的大水灾我是亲历的。死了几万人。离我家不远的泰山庙就捞

起了一万具尸体。旱起来又旱得要命。离我家不远有一条澄子河，河里能通小轮船，可到一

沟、二沟、三垛，直达邻县兴化。我在《大淖记事》里写到的就是这条河。有一年大旱，澄子河

里拉起了洋车！我的童年的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３］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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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在艺术处理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滤、净化的作用，因此，“水”进

入他的小说，即便是“于不自觉中”，也丝毫不见“激流汹涌”的“怕人景象”。或者说，定格在他美学世

界中的“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的故乡江南之水的审美形态更加契合于他的审美心理结构

与审美个性。在这一内在机制的驱动下，他强调这种特定形态的“水”与自己小说艺术形态与审美特质

之间的契合关系，所以这种“水”才是他小说创作美学追求的重心所在。概括地说，“柔软”、“平和”、

“静静地”，正是“像水”的“汪味小说”旨在追求的审美个性，显示出汪曾祺之为汪曾祺的“水性”。

三　“水性”的人文关怀与文学变革
这种“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的“水性”凸显出汪曾祺文学创作独特的人文关怀。“汪味

小说”的人文关怀是什么呢？对此，他明确表述：“我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我对他

们充满温爱，充满了同情。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４］４９５简言

之，对小人物、小儿女的温爱，就是“汪味小说”的人文关怀。

他的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就体现在“温爱”里，而“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的“水性”

不正是“温爱”的诗意表现吗？他以平平静静的基调，娓娓道来，舒缓有致，将浓浓烈烈、曲曲折折过滤

得明明净净。他云淡风轻般地解构了传统小说情节迭宕起伏、故事性强、章回严谨、法度森严的固有程

式，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情节、向心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尖锐的矛盾冲

突、云波诡谲的情节、大悲大喜的人物情感以及华丽铺张的语言。如果沿袭二元对立的小说叙事模式和

史诗性的格调，《大淖记事》中巧云、十一子与刘号长的矛盾、锡匠们与当地政府的矛盾都会成为小说着

笔的焦点，会写得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而这些却被汪曾祺淡化了，他甚至让人感到特意要让

它尽快静下来的心态，他要以平平静静、明明净净替代无情的恩恩怨怨、绵缠的生生死死。与情节的淡

化、结构的松散相和谐，人物就不可能剑拔弩张、刻薄尖刻，这也正是汪曾祺善写小儿女、小人物的原因，

而且这些小儿女、小人物都拥有一颗温爱之心。他用温情取代激情，用柔和取代狂热，用平和取代冲突。

在他剔除人物身上和人物之间的不和谐的音符之后，一个柔和如水的艺术世界出现了，“这里几乎没有

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

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

缓”［５］。“温爱”不是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和煦温情的爱、柔和安静的爱，这正是“水性”在其小说思想意

蕴上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

正如汪曾祺在自题诗中所作的小结“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小温”正是其小说思想意蕴所体

现的“水性”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精神元素，也是其小说对人的个性化关爱方式。这种文学思想观与主

流文学特别是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相去甚远，他的侧重点在于“小”而不是主流文学倡导的“大”，他

要展示的是日常生活状态下人性最朴素的健康之美，而不是以某种理念为支撑注加了众多符号色彩的

“大写的人”，正是这些“小情小调”或许标示了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真正要义。

汪曾祺的“水性”在新时期对世人审美机能造成的冲击直接关涉到他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

学发展中的变革意义。在时代主流文学的链条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起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

性，文学担负着救亡图存的社会功用，这种特性使文学置身于社会的风口浪尖之中，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之初

文学还沉浸在伤痕的愤懑控诉的时代氛围里，而恰在此期汪曾祺推出了《受戒》《大淖记事》《故里杂

记》《故乡人》等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以致于当时的人们惊诧“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他的文

学创作为什么会在此期对世人的审美感官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呢？就是因为在此前漫长的历程里中国文

学由于历史境遇与作家创作品格的原因，文学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上激起的都是一种非常态化的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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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苦闷、孤独、彷徨、感伤、隐痛、躁动、激昂、狂热等非常态化的情绪情感一直是文学内蕴的情感主旋

律，而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变革意义就体现在其“水性”上，他要带给人的就是“一点清凉，一点宁静”，使

人在柔和恬静如水的艺术氛围里恢复情感的常态与平衡。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

今天，我们不正需要这种“水性”的慰藉来让我们恢复生命的和谐吗？而这不正是“水性”的汪曾祺之于

当代文坛的审美与人文启示吗？

四　“水性”的文化渊源
在汪曾祺带有自我写意性质的诗歌———《水乡》里，我们能找到这种“水性”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

性的艺术基因：

少年橐笔走天涯，

赢得人称小说家。

怪底篇篇都是水，

只因家住在高沙［６］１６。

从“少年”到“天涯”再到成为“小说家”，他认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独特在于“篇篇都是水”，而归根结

底的原因在于“家住在高沙”。“高沙”即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这实际表明他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

美个性的深层源头在于那一方生他养他的江南水乡世界。我们所有生命个体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并非

白纸一张来到我们的世界，世代相袭的文化积淀早已在我们的心理上留下了遗迹，从弗洛伊德的个体无

意识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再到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无不证明这一点。“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

的人总是带着他所属文化的特质，这些影响内化和凝注到人的感觉、知觉、情绪等心理状态中，构成他的

个性的一个方面”［７］１００，这正是不同文化系统在人的个性上烙下的印痕。在充分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在

个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荣格所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

德”［８］１１３自有他的片面深刻性。正是在这一层面，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他所属文化的产物，文化积

淀是推动和养成人的个性的一个终生相伴的因素。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指那些由人创造并传留下

来的，总结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体现人的意识的精神产品，即那些凝结和体现为理论形态、文字符号形

态的通常所谓‘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主要是指诸如种族、阶层、习俗、地理环境、教育模式等以往视之为

‘潜文化’的因素，后者其实是前者深刻的源头。”［７］９９在汪曾祺身上，江南水乡世界孕育的江南文化正是

其文学创作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的“深刻的源头”，而且这个源头在审美内质上延伸为他的整个文

学人生。

在汪曾祺六十四岁时，他对自己的整个文学人生进行了回顾性的总结，他说：“我是个只会写‘小桥

流水’的人。”［１］３３５他仅用“小桥流水”四字来界定自己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水”凸显为其文学创作最

核心的部位。他在作出这种界定时首先给出了这样一个前提，他说：“一个人的风格是和他的气质有关

的。布封说过：‘风格即人’。”［１］３３５在这一前提之下，他又给出了作家使自己作品有风格的途径，他说：

“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应该不客气地说，欣赏自己。”［１］３３５显

然，在汪曾祺的心中作品的风格与作家的气质是同质性的，只有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欣赏自己才能形成

属于自己的风格，换句话说，就是将自己融入风格，这样，作品的风格实质就是作家气质的审美呈示。因

此，“文学风格其实就是文学表现中的人生气度的个性化展示。只有对文学表现作人生气度的把握，才

有可能通往对文学风格的深刻认识，而且这样的认知有助于克服阶级论的狭隘和人性论的空疏。”［９］１６８

“所谓人生气度，是指通过各种人生途径体现出来的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风度。”［９］１６８当六十四岁的汪

曾祺从文学风格的层面将自己界定为“我是个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也从个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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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小桥流水”式的人。而汪曾祺正是这样明确表述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

桥流水的人”［１］１９３。

那么，什么是“小桥流水”呢？在物质层面，它来源于江南水乡的现实景况。在形成水乡的诸多因

素中，溪流江水的潆洄曲折，造就了丰姿绰约的自然形态；而在水边居住的人类，以其种种艰辛的努力，

营构出了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象。这种多样化的人文精神和物质形态，使与其相匹配的居住形态有了特

别的意境，绿水绕人家便成了水乡一景，成了人们为之向往的栖居之地。没有污染，没有喧哗，在流水中

成梦，在流水中一代一代繁衍生息，水乡风情与恬静、淡泊的生活意趣便随之形成。河流湖泊之间的田

野，流水潆洄的隙地，桃红柳绿丛中，翠树修篁之下，随处可见粉墙黑瓦的宅居村落，这种景况，简约地形

容就是“小桥流水人家”［１０］６５。“小桥流水”是对江南水乡最为凝练的象征性现实浓缩。它在国人的心

中早已成了江南水乡的代名词。随着元人马致远那首被誉为“秋思之祖”的令人断肠碎心的小令《天净

沙·秋思》的传唱，“小桥流水人家”便幻化为一个美学符号，被定格为国人对江南审美感受的具体象

征，它是江南风景的化身，更是江南审美文化的化身。因此，当汪曾祺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小桥流水”式

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典型的江南人。江南，一个包蕴着深厚美学底蕴的词汇，一个

积聚着美学文化的词汇。它的具体区域界定也许很多国人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国人

对于江南集体无意识性的审美想象。“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种美足以让远在

北方的将军卸甲。对于江南之美的经典概括当属元人虞集《风入松》中的名句“杏花春雨江南”。提到

江南，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总会闪现这样一幅唯美的构图：烟雨朦胧，那是江南诗意之雨；西子湖畔，那是

江南情缘之地；千里莺啼，杨柳依依，那是江南之春；接天莲叶，笙箫菱歌，那是江南之夏；水乡园林，烟雨

楼台，那是江南别致的建筑；小巷悠长，吴侬软语，那是江南幽静的市井；旗袍油纸伞，那是江南美人必备

的道具；丁香般幽怨，那是江南女性动人的情致；月光清凉，二十四桥无声，那是江南夜的抒情；龙井一

杯，丝竹评弹，那是江南人的休闲。这种江南之美朱光潜先生将其划归为柔性美，即一种“静如梦”的神

韵之美。这种江南之美正是江南文化对江南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辐射，也可以说是江南这一美学符号

在中国人心理上激发的审美体验。江南人身处江南之美的核心辐射区，那种美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江

南人在美学性格塑形上就更为强烈，它早已熔铸在江南人的精神血肉里，成为江南人审美心理结构的重

要美学精神元素，这种美学效应在敏感的文人身上表现的尤为显著。因此，江南气质在审美心理结构上

是一种柔性静美的个性气质。或者说，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江南人先行获得了一种趋向柔性静美的

审美心理结构。当汪曾祺说“我是个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的时候，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或者无意识地

流露出他那江南人的审美宿命，或者说，他的文学创作对于柔性静美的根性取向，诚如钱谷融所言“襟

怀的散淡自在”，“这是江南人的一种特有的风神，一种独特的江南味道”［１１］３６３。当晚年的汪曾祺将自己

的一生界定为“小桥流水的人”的时候，他的个性气质、审美心理、文学风格已经在江南之美的统摄下融

为一体。这种江南之美生成的柔软、平和、安静的审美体验正是其标志性审美特质最基本的美学元素。

因此，以柔性静美为特性的江南气质与审美个性成为汪曾祺其人其作挥之不去的审美胎记。

我们注意到，江南作家具有“较为趋同的‘水性’思维”［１２］３９，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朱自清、

叶圣陶、徐志摩、戴望舒乃至汪曾祺的作品中都留下江南之“水”的痕迹与气息。虽然他们中许多人的

作品在审美上并不“柔软、平和、安静”，比如鲁迅的金刚怒目，郁达夫的过度感伤，但是其创作中最柔和

的部分大都和“水”有关，在鲁迅的《社戏》、周作人的《乌篷船》、朱自清的《梅雨潭》、戴望舒的《雨巷》、

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名篇中，我们感受到那种江南水乡所共有的审美韵致。这就不得不使

我们思考江南水乡所特有的地域特征之于汪曾祺文学创作“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的艺术

形态与审美特质的影响。“江南是水乡，到处溪涧纵横，绿草如茵，景色十分清幽。水是流动的，象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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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的活泼、富有生命力。可江南的水，少有汹涌奔放的气势，只是长年潺潺汩汩地流淌着，培育出江

南人特有的温和柔美的性情。”［１１］３６２。“江南地处水乡泽国，水网密布，河流纵横，这种‘水乡环境’对于

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１２］３９江南之水定格在人们审美视野中的形态是温润平和，这种形态对

于江南水乡作家审美柔和部位的影响是至为重要的，甚至为那些审美并不以“柔软、平和、安静”为主导

的作家也留下了些许温润平和的情愫，而对于汪曾祺而言这种“水性”的文学思维则显得尤为重要。汪

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

了我的作品的风格。”［１］１８５汪曾祺反复强调江南之水对于自己性格、小说风格、小说题材、小说类型的影

响，这不仅表明他对这种江南水性文学思维的自我意识，而且也表明这种水性文学思维已经融合为其创

作的重要精神元素和美学元素。“可见，汪曾祺长久地徜徉在小桥流水、田园人家的江南水乡，已经习

惯于那一泓江南柔波，也似乎只有在那波澜不惊、舒缓流淌的水流中，他才更能深切感受和体悟到以

‘和谐’为根底的人生宗旨。”［１２］４２这种具有柔性静美的物化的江南之水以及在其浸润中形成的江南文

学历史传统与审美文化积淀潜化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美学“根底”，在审美根性上铸就了一个在当代文

坛独树一帜的“水性”的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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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Ｍ］．冯川，苏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７．

［９］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江苏———穿行水乡［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凤　媛．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

（责任校对　许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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